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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员  翟永平  

2014 年 12月在利马召开气候会议期间，日本被国际环保民间组织“气候行

动网络”授予讽刺奖“化石奖”（Fossil Award）。这个国际环保民间组织的负责

人称，之所以将“化石奖”授予日本，是因为日本为印度尼西亚等发展中国家援

建使用煤炭的火力发电站，导致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增加。

的确，近年来欧洲、北美的发达国家已经采取大体一致的立场，即拒绝向发

展中国家的煤电项目提供融资支持。在经合组织国家中，只有日本在这个问题上

显得有些“另类”。据估算，自 2007 年以来，日本为发展中国家针对煤电（包

中日两国“煤电外援”合作空间初探

112



2

中日两国“煤电外援”合作空间初探 第 112 期

括部分相关的煤矿项目）项目提供的资金约为 200亿美元，成为国际上煤电第一

出资国。除了印度尼西亚以外，日本还在印度、孟加拉国、菲律宾、越南、斯里

兰卡和马来西亚等国，为煤电项目提供或者计划提供资金支持，而且有进一步扩

大的趋势。日本的这种做法不仅招致国际上环境保护组织的抗议，也引发了其他

发达国家的不满，特别是美国已经把该问题正式作为两国需要对话加以解决的政

策分歧之一。

日本“煤电外援”的四大原因

那么，日本究竟为什么要大力支持亚洲国家的煤电项目呢？分析一下，这里

面有大致四方面的原因：

首先，从日本的自身经验来看，煤电是满足能源需求的必要手段之一。2011

年福岛核电事故导致占发电比例近 30%的核电厂全部关闭，日本处于严峻的缺

电状况。虽然日本也开始大力推动光伏等可再生能源，但还是主要靠扩大火力

（特别是液化天然气、煤炭）发电来补足核电的缺口。日本 2012 年财政年度的

火电比例高达 88%（其中煤电占 27%），而 2011 年火电比例为 79%（其中煤电

占 25%）。由于煤炭是日本发电能源的顶梁柱之一，而且煤电相对于天然气发电

较为便宜，其地位无论是现在和将来都不可撼动，所以日本对于煤电的认识较为

务实。

其次，虽然新建煤电厂会带来温室气体净排放的增加，但也还是能找到相对

减排的依据。理由很简单，许多发展中国家拥有的煤电厂一般都是较低效的亚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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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燃煤技术（热效率在35%左右），而日本资助建设的燃煤电厂多采用先进的超

临界技术，热效率可提高到42%左右，与亚临界燃煤电厂相比，碳排放下降可达

20%左右。正因为如此，日本将高效燃煤技术视为“清洁能源”，把相关的部分

贷款计入了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所承诺的“绿色资金”。

第三，日本企业在煤电技术上占有一定的优势，对于发展中国家煤电的贷款

和投资可以带动日本设备出口，对于长期处于低迷中的日本经济也是一个提振。

其典型的操作模式是以日本国际协力银行（JBIC）、国际协力机构（JICA）联手

日本商业银行作为融资方，助力三井集团、东京电力、关西电力、J-Power 等投

资商承建并运营海外燃煤电厂，并采购东芝、日立、三菱等生产商的机组设备，

形成一个特有的日本式PPP（“公司合伙制”）。

第四，长远来说可能也是更重要的一点，日本支持发展中国家兴建燃煤电厂

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减少国际天然气市场的需求压力，对天然气进口大国日本有

利。观察一下，日本近年来所投资的燃煤电厂大部分都在亚洲国家并非偶然。因

为这些国家都有进口液化天然气、兴建清洁燃气电厂的规划，如印度、菲律宾、

孟加拉、斯里兰卡等国，甚至传统的天然气出口国印度尼西亚都有可能在 2020

年前后成为液化天然气的进口国。届时，这些亚洲国家的液化天然气进口总量不

可小觑，足以影响国际市场行情推高价格。所以，日本支持在这些电力需求快速

增长的亚洲国家大规模兴建燃煤电厂，客观上无异于降低至少是推迟了它们进口

液化天然气的需求，对于长期依赖液化天然气进口（特别是核电重启面临重重困

难的情况下）的日本形成间接的保障，可谓曲线“援”日本。

综上所述，日本大力支持发展中国家发展煤电，有现实的政治经济因素，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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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有长远的战略考量，实际上扮演了一种“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角色。

中日两国的合作空间

近年来，中国也一直对一些亚洲国家（如印度、印度尼西亚、越南、斯里兰

卡和老挝）的煤电项目予以资金、技术支持或设备出口，与日本既有竞争关系，

也有一定的利益交集。具体说来，我们可以从以下三方面来评估中日之间可能的

合作空间：

第一，从理念的角度看，中国与日本对煤电在能源结构中地位的理解有一定

的共通之处。目前世界上约有 12亿无电贫困人口，其中近一半在亚洲。如何解

决这部分贫困人口的基本用电需求，核电技术对于贫弱的发展中国家来说难于驾

驭，而风电光伏的间歇性也无法独立满足 24（小时）x7（天）电力基本负荷，所

以技术成熟、成本较低的煤电就成为亚洲各国多样化能源结构的一个必要的组成

部分。发展煤电并不意味着排斥其他清洁能源，而发展可再生能源也不应一味排

斥煤电，它们之间应该是互补的关系。只要发展中国家新建煤电厂的污染物排放

达标而碳排放低于当事国现有电网的排放因子基准线，就应该鼓励对这样的煤电

厂投资。在这一点上，中日两国官方的认知接近，这是双方在亚洲国家煤电投资

方面进行合作的一个基础。

第二，在煤电技术方面，中国和日本的企业各有优势和特色。日本能源企业

善于创新，拥有超临界、超超临界煤电厂的先进核心技术，而中国在引进的基础

上也已经掌握超临界、超超临界技术，已经投入运行超临界、超超临界机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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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总容量均居世界首位，在成本控制和运营经验方面具有明显优势。目前，中日

两国都在尝试发展效率更高的整体煤气化联合循环电厂（IGCC），并进行二氧化

碳捕集、利用和封存（CCUS）技术试点，争取在未来实现真正的煤电零排放。

总体而言，我国发电设备产品在价格上具有一定的优势，但成套与服务等功能与

日本企业还有差距。中日两国企业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可以为亚洲发展中国家

发展煤电提供完善的技术解决方案。

第三，在对外能源项目贷款方面，中日两国各有自己的“政策性”银行，如

中国的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与日本的国际协力银行、国际协力机构

的性质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其贷款的重点和方向均受政府政策指导，并为本国企

业走出去提供信贷服务。如果中日两国政府在对外能源援助政策（特别是对煤电

的政策）上有所协调，各自的政策性银行就可以充分发挥金融杠杆作用，分别鼓

励和支持两国的能源企业投资高效煤电厂以及其他清洁能源项目。特别值得一提

的是，日本为主要股东之一的亚洲开发银行对亚洲发展中国家煤电项目一直持较

为开放的态度，而中国主导下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银行也势将会积极支持清洁煤

电项目。中日两国对于燃煤电厂的立场将有利于亚开行与亚投行之间的合作，为

亚洲发展中国家的能源发展扩大融资渠道，创造多赢局面。

总之，相对于日本式的“精致利己主义者”，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应该做

胸怀更加广阔的“国际主义者”，主动推动中日间在煤电方面的合作，更有效地

帮助广大亚洲发展中国家走上可持续发展之路，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今后中日

关系的良性发展。


